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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汀

宋木文（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国

家版权局原局长），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的

大伯父。大伯父逝世三周年了，却依稀仿

佛昨日。

父辈们一共有七兄妹，加上我们这代

以及下一代，甚至下下代，可谓是一个大家

族。大伯父85岁那年，家里人组织了一次

回乡祭祖的活动，参与人员浩浩荡荡。

其实那个“乡”对我而言是遥远而陌生

的，但一路上听着父辈们的故事，心情竟也

激动和澎湃起来。追忆过往，那个年代的

人所吃的苦和受的罪，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所能想象和承受的。在艰苦的岁月里，大伯

父除了帮助父母干农活，照顾年幼的弟弟妹

妹，还要坚持每天来回走40多里路去上学。

大伯父各科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被同学称

为“宋代表”，19岁那年被派往东北大学学

习，这在当时当地绝对是个不同凡响的消

息。在大学期间，被组织上批准秘密入党

（当时东北大学党组织尚未公开）。后来大

伯父外出工作，据说有十几年未曾回家，于

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感人的情节。

那是在1959年的夏天，30岁的大伯父

陪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和教育司司

长王子成到东北三省做调研，工作之余，他

一路打探，朝着吉林市郊区——家的方向

走，希望能回家看上一眼。十几年的时间，

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他走到村口，

看见一位大娘在田里干活，便上前问路说：

“这位大娘您好，请问老宋家怎么走啊？”大

娘惊奇地问：“你是？”“我是他家的老大，我

叫宋木文。”“哎呀，儿子啊，我是你妈妈呀！”

大伯父定睛一看，这正是自己的老母亲啊，

母子二人，悲喜交加，随即相拥而泣。十多

年未相见的母子，已经快认不出对方了。

大伯父很喜欢一家人四世同堂的生

活，大伯父的父亲（我的爷爷）去世早，他作

为家中长子，一直承担着抚养老母亲（我的

奶奶）的责任，对其非常孝顺，直到我奶奶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一直保留着我奶奶

亲手为他缝制的沙发布垫，时常拿出来看

看，与亲朋好友分享这分爱与思念。长兄

如父，大伯父对六个弟弟妹妹也非常关爱，

但却从不允许他们利用他的职位做“出格”

的事情。我的一位堂哥，也是大伯父的侄

子，是位腿部有残疾的有志青年，自力更

生，开了个小书亭。大伯父非常支持，并嘱

咐他：“宁可不赚钱，也不要卖非法出版物，

生活有困难我帮助。”甚至当堂哥作为“自

强模范”得到中国残联全国表彰奖励后，大

伯父就是不让他上原新闻出版署的“光荣

榜”，以避嫌。

大伯父自称“三无”干部：一无大学毕

业文凭，因工作需要，大学没有读完；二无

高级专业职称，尽管担任编辑出版专业高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但自己没有专业

职称头衔；三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

署领导期间，给王益、王子野等老出版家申

办了政府特殊津贴，但拒绝给自己搞政府

特殊津贴。

大伯父非常重视人才，尤其关心和爱

护年轻干部，在他新任署长时，主动提出继

续留用上一届署长的秘书作为他的秘书。

要知道，在一个机关里，前后两任主要领导

同志同用一个秘书，是极为少见的。我猜

想，他这样做除了是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

也是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的表现吧。

大伯父从原新闻出版署的管理岗位上

退下来以后，婉拒了很多社会职务，却一直

热心支持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用他

自己的话是“为文化传承张罗几套大书”。

张罗的几套大书有《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图书大辞典》，影印文

津阁本《四库全书》，重辑出版佛学经典《嘉

兴藏》。另外，离任后他笔耕不辍，接连出版

了《宋木文出版文集》《亲历出版三十年——

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八十后出版文存》

《思念与思考》《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

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等著作，系统回顾了他

所经历的中国出版业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

要人物，为出版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

料，也作出了生命不息、学习和工作不止的

表率。他的文章都由自己书写，内容平实而

深刻，简约而丰富，没有空话套话，以自己的

语言分析和探讨问题，凸显其为人做事的风

格和特点。而这些“退而不休”的做法恰恰

映衬了他自己的那句话：“做个快乐健康而

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大伯父一直坚持参加出版相关活动，

最后一次参加出版活动是在其临终前三

个多月，其实在那期间他就已经和家人说

起觉得身体虚弱无力。会上他被安排第

一个发言，讲了半个小时，按理他是可以在

结束发言后离开会场休息的，可他仍然坐

在那细心听他人的发言，和大家一起足足

坐了四个小时，与会人员无不为之感动。

会后不到半个月，他就病倒被送进医院抢

救室了。

大伯父非常热爱他的工作，把整个人

生都献给了出版事业，他曾说：“我以出版

人作为我的人生定位，自勉‘出版是我一生

的事业’，且行且思。伴随人生定位，始终

在思念思考”。他还说：“我做出版，是把它

当作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并逐渐把个人

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离开了岗位，

而事业还牵挂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

刻，依然满心牵挂，心里想的，手头做的，几

乎都是出版工作。他请相关人士前来，一

件一件，细细嘱托，说的都是关于出版的一

些人和事，无一件是私事。

大伯父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他曾说：

“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

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

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

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很

多工作上的下属和同事都视他为良师益

友，甚至最后都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

人。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八宝山追思会上，

我们并不觉得诧异地看到了那难以抑制

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般悲痛的情形。

著名作家王蒙曾这样准确而有深度地

总结了大伯父的为人：“他是一个正派的

人、深思的人、负责的人、善意的人。水平

不在腔调，文采不在言说，友谊不在拉扯，

交流不在频率。在淡如水的来往中我体会

也感受到他的炽热的心。他走了，他的良

好品德、忠诚形象与高尚人格永生。多么

希望党内多一些这样的好同志啊！”我深深

地被这段淡水浓情的肺腑之言感动着。

大伯父在出版界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

爱戴，他离世后，来自出版界众多大咖的好

评如潮，我最喜欢的是这段描述：“他正直、

朴实、锐敏，有智慧，敢担当，不耍阴谋，不

喜欢圆滑。他非常谦和，非常虚心，把自己

放得很低很低，静静地聆听别人的意见

……他不像白云那样飘得很远很远，因为

他像一道奇特的风景，永远耸立在你身

边！”这段话把大伯父的良好人品描述得如

此贴切，可以让词穷的我能用这些词句记

住和怀念他而感到释然与欣慰。

在大伯父去世前那年的春节（2015年2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到家中看望大伯父。大伯父一生在工作

上尽职尽责，得到了肯定，我想，他离开时

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最后一次与大伯父见面是在他去世前

半年，临别时他一如既往地站在门口，用温

暖慈爱的神情目送着我们。我牵着年幼儿

子的手，前行又回头。现在回想起当时不

舍与不忍的心情，或许已经暗示了，那次说

的再见，其实是永别。而当时若是知道了

那次的回眸将是我们今生最后的对视，我

们又怎会告别得如此简单而匆忙？

2016年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永恒

的记忆：宋木文同志纪念文集》一书，这是

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总是希望并愿意相信，这世上的人

死后，会去另一个地方，我们称那里为天

堂。这样，失去亲朋的人就可以不用那么

悲伤，可以带着希望，多些坚强。

人走了，才有感于相聚的时间太少。

些许遗憾，更添思念……

（作者为宋木文同志的侄女）

——纪念伯父宋木文逝世三周年

宋木文

“中华魂”教育活动培训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教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在京举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教师

培训会。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姚喜双、北京发行集团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中国关工委办公室主任陈江旗主持会议。

顾秀莲指出，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和关心下一代工作涌现出了一批富有时代特征、具有当地特

色、符合青少年特点的读书活动工作品牌和亮点工作。老同志不顾年高、不辞辛劳，诠释了“忠诚敬业、关爱

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顾秀莲强调，要充分发挥五老优势和作用，在活动形式的创新上

下功夫，努力探索和把握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规律，使读书活动不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青少年，教育引导青少年成长成才，听党话跟党走。要整合资源，联合宣传、文明办、教育、科技、政法等有

关部门，勇于搭台唱戏、巧于借台唱戏、善于同台唱戏。姚喜双肯定“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带动了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三教”相互配合，形成了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育人环境。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始于1994年，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单位共同举办。主题教育活动以书为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

活动，实现读书育人、提高素质、励志强国的目标。活动至今已走过24个年头，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累

计有3亿多人次青少年参加并从中受益。 （思 实）


